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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维西白语那玛话中的非汉语关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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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白族大多被称为“那玛人”。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均有不同的民族融入白

族。维西县白族、傈僳族、汉族相对聚居和多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为那玛话中非汉语关系词的产生奠定了

基础。那玛话中除与非汉语直接构成的关系词外，还有因语言的媒介作用构成的间接型关系词。该关系词

的产生背景与维西民族历史、民族构成以及语言使用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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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白族主要聚居在维
登、永春、中路和白济汛乡的江边河谷冲积扇地带，

一般海拔高程在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永春乡白族居住
地海拔较高。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维西

县）的白族分属两个支系：一部分称“那玛”①［１］，自

称“白尼”或“白子”，约占全县白族的６２％；另一部
分自称“民家”。［１］维西县的白族分散而杂居，大多

是被称为“那玛人”的白族支系。［２］“那玛”是其他民

族对白族的他称。云南澜沧江流域的白族一般被称

为那玛人。维西县的那玛人多居住于维登乡。维登

乡位于维西县城的西南角，属县境内澜沧江流域。

该乡辖维登、富川、新农、新化、箐头、妥洛、山加、小

甸、北甸９个村民居委会，其中有那玛人居住的村有
北甸、富川、箐头、妥洛等。维西白语属白语北部方

言即碧江方言。本文调查了维登乡两个点，即妥洛

村与箐头村，文中所用语料取自箐头行政村其期组。

截至２０１３年，箐头行政村的其期组总计 ３４户，共
１１７人，以白族为主，是白、汉、傈僳族混居地，其中



汉族６人，傈僳族２５人，白族８６人。［３］

据历史资料记载，云南兰坪县境与维西县境都

曾为南诏及大理国属地，白族人口流入的历史悠久。

维西县境内那玛人大多是由兰坪一带迁徙而来

的。［４］１６９而维登乡现今虽地处维西县境但其曾隶属

于兰坪县，直至１９６６年才从兰坪县属维登区划入维
西。［４］５４由此可见，维西县白族与兰坪县白族有着历

史渊源。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田野调查资料，“兰坪
县那马人的祖先，大多数是从外地迁入，少数是当地

的土著民族。从外地迁入的说法中，又有两种传说：

少部分人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南京应天府、江西吉安

府等地；大部分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云南大理、丽

江、鹤庆、云龙、剑川等地先后迁入澜沧江地区的”；

“以上各种传说中，‘来自南京应天府’的说法与大

理地区部分白族的说法一致，这可能是当年却有被

明王朝征调戍边的汉民，他们在同当地那马人长期

交往和通婚过程中，变服从俗，逐渐融合在那马人

中，成为那马人祖先的一部分。”［５］但汉族绝非自明

朝才融入白族，南诏主体民族本来就是与中原血脉

相连的汉、夷融合体。《云南通史》例举大量史实明

确指出：“南诏时期的民族融合，是云南历史上规模

空前，汉文化备受推崇的民族融合。”［６］因南诏与中

原战争以及不堪中原官僚统治压迫而流入洱海统治

区域的人口不计其数，加上唐以前流入云南的汉人，

南诏国的汉族人口占有相当的比例。维西县内的白

族历史上不仅与汉族还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在一

起。在明代，维登一带地方曾是丽江木氏土司的领

地。清初，傈僳族主要分布区是宁蒗、永胜、维西等

地，他们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纳西族杂居在一

起。［４］１６９清代余庆远《维西见闻纪》也曾记载纳西、

藏、白、普米、傈僳、怒族等六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社

会生活状况。［７］

维西县的白族历史上便与多个民族交往，民族

间的交往离不开交际，语言间的影响也随之而来。

因此语言底层的概念在应用到那玛话的研究时发生

了纠结：总体上来说，白语中汉语词汇占绝大多数，

应该是汉语覆盖藏缅语，底层是藏缅语，但就后来融

入白族的汉族人口来说，又在白语中留下了汉语的

底层。这两种底层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其实历

史上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民族包括汉族融入白

族，留下语言的底层，因此我们只能用一个已经公认

的观点来对待那玛话的底层：相对于汉语的绝对优

势，藏缅语成分才是底层。但我们同样会遇到同源

词和借词的问题。这里我们暂且借用前人的做法，

把那玛话与傈僳语、纳西语具有语音对应关系的词

都叫做关系词。

那玛话与非汉语①之间的关系词，其构成类型

的种类较少，主要有音译式关系词和半借式关系词。

音译式关系词其构成方式为全音译式，其中全音译

式的关系词所占比例较大。除了音译式关系词外，

那玛话与非汉语之间的关系词还有半借式关系词。

半借式关系词是指那玛话固有语素与借词语素作为

构词成分共同构成的新词。那玛话与非汉语间半借

式关系词构成方式只有合璧式。那玛话与非汉语之

间的关系词主要是那玛话、傈僳话关系词以及那玛

话、纳西语关系词。那玛话与傈僳话间的关系词以

及那玛话与纳西语间的关系词除了二者间直接构成

的关系词，还有因语言的媒介作用间接构成的关

系词。

一、那玛话、傈僳话关系词构成类型

那玛话与傈僳话②之间的关系词主要有两大

类。一种为那玛话与傈僳话直接构成的关系我们称

为直接型那玛话、傈僳话关系词。另一种是那玛话

与傈僳话通过汉语方言的中介作用，间接构成的间

接型那玛话、傈僳话关系词。这两类那玛话与傈僳

话之间的关系词构成类型主要有全音译式关系词和

音译加注式以及合璧式三种类型。

（一）那玛话、傈僳话关系词———直接型

由那玛话与傈僳话直接构成的关系词主要有全

音译式关系词和音译加注式以及合璧式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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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非汉语仅指中国境内除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以外的其他语言。

那玛话、其期傈僳话语料均来源于笔者２０１３年２月、８月田野调查所得：维西县维登乡箐头自然行政村其期村白
族使用的那玛话，维西县维登乡箐头自然行政村傈僳族使用的傈僳话。下文除特别指出外，均指笔者所调查的其期那玛

话与其期傈僳话。



１全音译式关系词
（１）单音节音译关系词
单音节音译关系词见表１。

表１　单音节音译关系词

汉义 那玛话 傈僳话

抬（抬东西） ｔε３３ ｔε３５

会（你会汉语？） ｓ５５ ｓ３３

小米 ｌｕ４２ ｌｕ５５

自己 ４２ ɑ４２

万（一万） ｍ～２１ ｍ～３３

驮（一驮） ｚ４２ ｚ４２

袋（一袋烟） ｎ３５ ｎｏ４２

我们将表１中的其期那玛话、其期傈僳话词
汇与白语其他方言①［８］以及傈僳语方言②［９］做对

比后，发现他们之间存在互借情况，即其期那玛

话与白语其他方言不存在语音对应关系，而与其

期傈僳话存在对应关系，反之亦是。如表 ２
所示。

表２　其他方言点相关词汇

汉义 大理白语 剑川白语 碧江白语 维西傈僳语

会（你会汉语？） ｋｈｕ３３ ｋｈｕ３３ ｑｈｕ３３ ｓ５５

万（一万） ｖ３１ ｖ４２ ｖɑ５５ ｍ
３１

自己 ｔɑ３５ｉ２１?ｉ４４ ｔ４２ｔɑ～５５ｊｉ～２１ ｔｕɑ４４ｔｕɑ４４ ɑ３３

结合表２可知，其期那玛话与白语三大方言代
表点词汇不存在语音对应关系，而与傈僳语与存在

对应关系。由此可推断，其期那玛话这些词汇借自

于傈僳语。又如表３所示。

表３　其他方言点相关词汇

汉义 其期那玛话 其期傈僳话 维西傈僳语

小米 ｌｕ４２ ｌｕ５５ ?ｈｅ４２

抬（抬东西） ｔε３３ ｔε３５ ｈｉ３１

驮（一驮） ｚ４２ ｚ４２ ｅ３３

袋（一袋烟） ｎ３５ ｎｏ４２ ｋ５５

同样，表３表明其期傈僳话一些词汇也借自
其期那玛话。下文所列举的关系词中同样有此

情况，我们仅列举其他方言点词汇供比较，不再

赘述。

（２）双音节音译关系词
双音节音译关系词见下表４。

表４　双音节音译关系词

汉义 那玛话 傈僳话

墙壁 ｔｈ４２ｍ４２ ｔｈ３３ｎｕ４２

绸子 ｊ３５ｐｕ３５ ｉ３３ｐｏ３５

三脚架 ｔａ４２ｑｏ３３ ｔɑ４２ｑｏ３３

发烧 ｘｕａ３３ｉ３３ ｘｕɑ３３ｎ３３

夜里 ａ５５ｋｈ４２ ｓɑ５５ｋｈｕ４２

父亲 ?ａ３３ｐｏ２１ ɑ３３ｐɑ３１

高粱 ｄ３３ｌ４２ ｄɑ３３ｌɑ４２

我们再一次将表４与白语其他方言以及傈僳语
方言对比，其他方言点相关词汇如下表５。

表５　其他方言点相关词汇

汉义 大理白语 剑川白语 碧江白语 维西傈僳语 福贡傈僳语

高粱 ｍｅ３３ｎｖ３３ ｋｏ５５ｌｉɑ５５ ｍｏ４２ｎｏ４２ ｄɑ３１ｌɑ５５ ｍｕ４１ｌｕ５５

墙壁 ｏｕ３３ｐｈｉｅ５５ ｏ３３ ｈｕ３３ｐ～５５ ｄ３１ｄｕ３３ ｄ３５

绸子 ?ｈｏｕ４２?ｉ３１ ?ｈｏ５５?ｉ３１ ２１ｐｏ５５ｓｅ４４ — ｂｕ３１／ｅ５５ｐｏ３５

三脚架③［９］ — ｓɑ～３３ｕ３３ｔｉ４２ — — ｍɑ－
３３ｏ３５

发烧 — ｆɑ－
３３?ｉ－

３３
— ?ｈɑ３３ ｈｕ４４?ｈɑ４４

　　注：表中“—”代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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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白语其他方言语料来源于《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写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见文后参考文献

［８］）。
傈僳语方言语料来源于木玉璋和孙宏开编写的《傈僳语方言研究》以及由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

汇》（见文后参考文献［９］）。
剑川白语与福贡傈僳语“三脚架”一词以及剑川白语“发烧”一词来源于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见文

后参考文献［９］）。



　　由表５可知，其期那玛话与白语三大方言代
表点词汇不存在语音对应关系，其期傈僳话与傈

僳语其他方言也不存在严整的语音对应关系，然

而其期那玛话与傈僳话间却存在语音对应关系。

这些词汇我们暂不讨论借源关系统统视为关系

词。下文所列举的关系词中同样有此情况，我们

仅列举其他方言点词汇供比较，不再赘述（详见

表６）。

表６　其他方言点相关词汇

汉义 大理白语 剑川白语 碧江白语 维西傈僳语 福贡傈僳语

夜里 ｊｏ５３ｘ３１ ｊｏ３１ｘ３１ ｊｏ４２ｘ～４２ ｍｉ３１ｓɑ４４ ｓɑ４４ｋｈｕɑ３３

父亲 ｔｅ３３ｉ２１ ɑ３１ｔｉ３３ ｂｏ３３ ?ａ５５ｂɑ３３ ａ３１ｂɑ３１

　　（３）多音节音译关系词
那玛话、傈僳话多音节音译关系词我们仅发现

一个（见表７）。由表７可知，其期傈僳话“故意”一

词与其他傈僳方言无语音对应关系，而与其期那玛

话存在对应关系，由此可推断，其期傈僳话“故意”

一词借自其期那玛话。

表７　多音节音译关系词

汉义 其期那玛话 其期傈僳话 维西傈僳语 福贡傈僳语

故意 ①［１０］ ｔａ４２ｐｕ４２ｎ３３ ｔɑ３１ｐｕ５５ｎｕ３３ ｉ３３ｋｕ５５ ɡɑ３３ｓｉ５５ｓｉ５５

２音译加注式关系词
那玛话与傈僳话间音译加注式关系词的词

尾都会附加音义对应的语素表示该词的类别属

性，后边的附加成分起注释作用，如下表 ８和
表９。

表８　音译加注式关系词

汉义 那玛话 傈僳话

湖 ｑ３５ｂｕ３３ ｊｉ３３ｂｕ４２

鱼塘 ５５ｂｕ３３ ｕɑ５５ｂｕ４２

胳膊 ｉ３３ｔｈ５５ ｌ３１ｕ３３ｔｈ５５

手 ｉ３３ｐｈ５５ ｌ３１ｐｈ３５

表９　其他方言点相关词汇

汉义 大理白语 剑川白语 碧江白语 维西傈僳语 福贡傈僳语

湖 ｋｏ２１ ４２ ｓｅ～４２ｌｕ２１ｂ３３ ｘ５５ｉ３３ｂｅ～３３ ｅ４４ｌｕ３１ｂｅ３３

鱼塘 ｐ３３ ｐ３３ ｕｉ３３ｂ３３ ｉ３３ｂｅ～３３ ｅ４４ｂｅ３３

胳膊 ｓ３３ｐɑ４２?ｉ３３ ｓ３３ｐɑ３１?ｉ３３ ?ｉ３３ｐɑ～４２ ｌ３３?５５ ｔ３５ｖｕ３１

手 ｓ３３ ｓ３３ ?ｉ３３ ｌ３１ｐｈ３５ ｌ３１ｐｈ３５

　　将表 ８、表 ９对比后可知，其期那玛话中的
“ｂｕ３３”借自其期傈僳话，与傈僳话中的“ｂｕ４２”同表
示“湖”与“塘”之间的共同类别属性。其期那玛话

中的“ｐｈ５５”“ｔｈ５５”后缀在白语其他方言中没有，却
和其期傈僳话中的“ｐｈ３５”“ｔｈ５５”一一对应分别表

示了身体不同部位。

３合璧式关系词
那玛话与傈僳话合璧式的关系词是由固有语素

与二者语言间近义或同义的关系语素结合构成的词

语。如表１０和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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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故意”一词福贡点傈僳语语料取自木玉璋、孙宏开编写的《傈僳语方言研究》一书（见文后参考文献［１０］）。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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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合璧式关系词

汉义 那玛话 傈僳话 关系语素 那玛话 傈僳话

木碗 ｍｕ３５ｑɑ４２ ｓ３５ｓ５５ｋɑ５５ 碗 ｑɑ４２ ｋɑ５５

倒塌 ｐ５５ｊ５５ ｐｕ３３ｌｉ４２ 倒 ｐ５５ ｐｕ３３

娶妻 ｚａ４２ｖ４２ ｚɑ３３ｍ～５５ｋｈｖ４２ 妻 ｚａ４２ ｚɑ３３

表１１　其他方言点相关词汇

汉义 大理白语 剑川白语 碧江白语 维西傈僳语 福贡傈僳语

碗 ｋｅ４２ ｋｅ４２ ｑｅ４２ ｓｉ５５ ｓ５５ｋ５５

倒塌 ｐɑ４４ｘ５５ ｐɑ４４ ｐ～５５ — ｂｅ３１ｅ３３

妻 ｖ３３ｉ２１ ｖｕ３３ｊｉ～２１ ｕ３３ｅ４２ ｚɑ３１ｍ３３ｍɑ３３ ｚɑ３１ｍ３３

（二）那玛话、傈僳话关系词———间接型

那玛话与傈僳话之间的关系词除了上文那玛话

与傈僳话间直接构成的关系词外，还有通过维西汉

语方言媒介作用构成的那玛话、傈僳话关系词。间

接型那玛话、傈僳话关系词，主要有全音译式关系词

和合璧式两种类型。

１全音译式关系词
（１）单音节音译关系词———以维西汉语方

言①［１１］为媒介

单音节音译关系词见表１２和表１３。

表１２　单音节音译关系词

汉义 汉语方言 那玛话 傈僳话

还（还钱） ｘＡ３１ ｘａ５５ ｘɑ５５

算（动词） ｓｕａｎ２１３ ｓｕａ３３ ｓｕɑ３３

补（动词） ｐｕ３１ ｐｕ３３ ｐｕ４２

赶（动词） ｋａｎ５３ ｋ珓ａ４２ ɡɑ３３

苦 ｋｈｕ５３ ｋｈｖ４２ ｋｈｕ３１

饱 ｐɑｏ５３ ｐｕ４２ ｂ４２

瓶（一瓶酒） ｐｈｉｎ３１ ｐｈ珓ｉ４２ ｐｈ珓ｉ３３

表１３　其他方言点相关词汇

汉义 大理 剑川 碧江 维西傈僳语 福贡傈僳语

还（还钱） ｓ５５ ｐɑ２１ ｘɑ５５ ｌｉ５５ɡ３１ ｌｉ５５

算（计算） ｓｕｉ３３ ?ɑ４４ ｓｕ珓ｉ４２ ｓｕɑ３１ ｓｕɑ３１

补（衣服） ｐｕ３３ ｐｕ３３ ｐｕ３３ ｐ珓ｅ４４ ｐｅ４４

赶（赶走） ｅ４２ ｘ４４ ｔ珓ｅ３３ — ɡɑ４４

苦 ｋｈｕ３３ ｋｈｕ３３ ｑｈｕ３３ ｋｈａ３１ ｋｈｕɑ３１

饱 ｐｕ３３ ｐｕ３３ ｂｕ３３ ｂｏ４４ ｂｏ４４

（２）双音节音译关系词———以维西汉语方言为
媒介

双音节音译关系词见表１４和表１５。

表１４　双音节音译关系词

汉义 汉语方言 那玛话 傈僳话

灶子 ｌｕ３１?ɑｏ５３ ｌ３５ｔｓ４２ ｌ３５?ｏ３１

刷子 ｕＡ３１?５３ ｕａ５５?３３ ｕａ３１?４４

蚊帐 ｕｎ３１ｔＳａ２１３ ｕ珓ｅ３３ｔ珓ａ３５ ｗｅ３１ａ３５

辣椒 ｌＡ３１?５３ ｌａ３５?４２ ｌɑ３５?３３

甘蔗 ｋａｎ４４ｔｅ３１ ｋ珓ａ５５ｔ５５ ｋａ５５ｔ５５

花生 ｘｕＡ３３ｓｎ４４ ｘｕａ５５ｓ珓ｅ５５ ｘｕａ５５ｓ４４

表１５　其他方言点相关词汇如下：

汉义 大理白语 剑川白语 碧江白语 维西傈僳语 福贡傈僳语

灶子②［９］ — ?ｏ－２１ — ｏ３５ ｌɑ３１ｗɑ５５

刷子 ｓｕɑ３５?ｉ４４ ｓｕɑ５５?ｉ３３ ｓｕɑ５５?３３ ｕａ３１?４４ ｕａ３１?４４

蚊帐 ?ｈｕ４２?ɑ５５ ?ɑ～３３?ｉ３３ ｓｅ４４ｘｏ４２ ｗｅ３１ａ３５ ｍ４４ｔ５５ｈｉ３３

辣椒 ｌɑ３５?ｉ３１ ｌɑ３５?ｉ３３ ｌｏ２１?ｅ４２ ｌɑ３５３１ ｌɑ３５３１

甘蔗 ｋɑ５５?ｉ３５ ｋ珓ａ５５?ｉ５５ ｍｏ３３?ｉ５５ ｋａ５５ｈ５５ ｍɑ４４ｈ４４

花生 ｌｏ４２ｔｉ５５ｏｕ４４ ｔｉ５５珓ｏ３３?ｉ３１ ｖ４２ｔｉ３５ｓｉ３１ ｘｕɑ５５ｓ４４ ｘ３１ｎｏ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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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维西汉语方言语料来源于吴成虎主编的《维西汉语方言词典》（见文后参考文献［１１］）。
剑川白语“炉灶”一词来源于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见文后参考文献［９］）。



２合璧式关系词———以维西方言为媒介
那玛话与傈僳话关系词中的一部分词共同借自

维西汉语方言，由于汉语借词的媒介作用，间接形成

了那玛话、傈僳话合璧式关系词。如表１６。

表１６　合璧式关系词

汉义 那玛话 傈僳话 关系语素 汉语方言 那玛话 傈僳话

拍 ｄ３３ｐｈ５５ ｐｈ２１ 拍 ｐｈｅ３１ ｐｈ５５ ｐｈ３１

球 ｈｉ４２ ｐｈｉ３１Ｈｏ３１ 球 ｈｉｕ３１ ｈｉ４２ ｈｏ３１

补丁 ｐｕ３３ｊｉ５５ ｐｕ４２ｈ４２ 补 ｐｕ３１ ｐｕ３３ ｐｕ４２

飞机 ｆ３３ｈ４２ ｆｅ４４ｉ３３ 飞 ｆｅｉＩ４４ ｆ?３３ ｆｅ４４

大麦 ｍ～５５ｚ３５ ｍ３３?５５４２ 麦 ｍｅ３１ ｍ～５５ ｍ３３

二、那玛话、纳西语关系词构成类型

那玛话与纳西语①［９］之间的关系词主要有两大

类：一种为那玛话与纳西语直接构成的关系词我们

称为直接型那玛话、纳西语关系词；另一种是那玛话

与纳西语通过汉语方言中介作用间接构成的间接型

那玛话、纳西语关系词。这两类那玛话与纳西语之

间的关系词构成类型主要有全音译式关系词和音译

加注式以及合璧式三种类型。下文我们只将关系词

列出，其他方言相关词汇不再列出。

（一）那玛话、纳西语关系词———直接型

那玛话与纳西语之间的关系词构成类型有全音

译式关系词，主要有单音节音译关系词和双音节音

译关系词。

１单音节音译关系词
单音节音译关系词见表１７。

表１７　单音节音译关系词

汉义 那玛话 纳西语

摆（整齐） ａ４２ ｉ３３

贴 ｈ５５ ｈｉ５５

炒 ｔｈｖ４２ ｔｈｕ４２

浅 ｐｕ３５ ｂｅ３３

淡（盐） ｐｏ３３ ｂｅ３３

快 ｔｈ５５ ｔｈｕ２１

揉（面） ｎ～５５ ｉ２１

上（楼） ｄ３５ ｄｏ３３

２双音节音译关系词
双音节音译关系词见表１８。

表１８　双音节音译关系词

汉义 那玛话 纳西语

布谷鸟 ｑ５５ｐｕ４２ ｋ５５ｐｕ３３

跳蚤 ｋｈｕ珓ａ３３ｖ２１ ｋｈ５５ｕ３３

东西 ｑ５５ｔ３３ ɡｖ３３?ｅ２１

礼物 ｐｈ５５ｐ３５ ｐｈ３３ｂɑ２１

找到 ４２ｔｉ５５ ｕ２１ｄ３３

（二）那玛话、纳西语关系词———间接型

那玛话与纳西语间关系词除了以上那玛话与纳

西语直接构成的关系词外，还有通过维西汉语方言这

一媒介语言构成的间接型那玛话、纳西语关系词。二

者关系词构成类型主要有全音译式与合璧式两种。

１全音译式关系词
（１）单音节音译关系词———以维西方言为媒介

间接型那玛话与纳西语中关系词中有一部分词

共同来自于汉语方言借词或借词语素。如表１９。

表１９　单音节音译关系词

汉义 汉语方言 那玛话 纳西语

煤 ｍｅＩ３１ Ｍｅ４２ ｍｅ３１ｔｈ５５

瓦 ｕＡ５３ ｕａ４２ ｕɑ３３

伞 ｓａｎ５３ ｓ～４２ ｓɑ３３

毒 ｔｕ３１ ｔ３３ ｄｖ２１

笔 ｐｉ３１ ｐｉ４２ ｐｉ３１

画 ｘｕＡ２１３ ｘｕａ３５ ｘｕɑ５５

锉 ?ｈｏ２１３ ?ｈｏ４２ ?ｈｏ５５

管 ｋｕａｎ５３ ｋｕａ４２ ｋｕɑ３３

夹（菜） ｉＡ３１ ｑａ３３ ɡ２１

间（一间房） ｉｎ２１３ ｑ珓ａ５５ ｋ３３

（２）双音节音译关系词

双音节音译关系词见表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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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纳西语语料来源于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见文后参考文献［９］。



表２０　双音节音译关系词

汉义 汉语方言 那玛话 纳西语

芝麻 ｔ４４ｍＡ３１ ｔ３３ｍａ３３ ｔ３３ｍɑ３１

火筒 ｔｈ珓ｏ３１ ｘｕａ３３ｔｈ珓ｏ５５ ｘｏ３３ｔｈｏ３３

第一 ｔｉ２１３ｉ３１ ｔｉ３３ｊｉ３５ ｔｉ５５ｉ１３

扁担 ｐｉｎ５３ｔａｎ２１３ ｐｉ珓ａ４２ｔ珓ａ３５ ｐｉ３３ｔ５５

办法 ｐａｎ２１３ｆａ５３ ｐａｎ３３ｆａ４２ ｐ５５ｆɑ１３

消化 ｉɑｏ４４ｘｕａ２１３ ３５ｘｕａ３３ ｓｉɑ３３ｘｕɑ５５

２合璧式关系词
那玛话与纳西语中合璧式关系词中的一部分词

共同借自维西汉语方言，由于汉语借词的媒介作用，

形成了部分间接型那玛话、纳西语关系词。如表２１。

表２１　合璧式关系词

汉义 那玛话 纳西语 关系语素 汉语方言 那玛话 纳西语

墨斗 ｍ４２ｑｈ４２ ｍ５５ｎɑ２１ɡｖ３３ 墨 ｍｅ３１ ｍ４２ ｍ４２

鼓 ｋｕ４２ ｄɑ３３ｋｖ３３ 鼓 ｋｕ３１ ｋｕ４２ ｋｖ３３

窄小 ?ａ５５ｑａ３３ ?ｅ１３ 窄 ?ｅ３１ ?ａ５５ ?ｅ１３

扁的 ｂｕ３３ｐ５５ ｐｉ２１ｐｉ３３ 扁 ｐｉｎ５３ ｐ５５ ｐｉ２１

瓢 ｐｈｉ５５ ｐɑ５５ｐｈｉ２１ 瓢 ｐｈｉɑｏ３１ ｐｈｉ５５ ｐｈｉ２１

节日 ｉ３３３５ ?ｉｅ１３ 节 ｉ３３ ｉ３３ ?ｉｅ１３

　　部分拟声词以及同属藏缅语族的共有关系词
汇，我们未将它们放入那玛话与非汉语关系词中分

析其构成类型，例如表２２。

表２２　拟声词

汉义 那玛话 傈僳话 纳西语

鸭子 ５５ ３５ ɑ５５

鹅 ｏ３５ 珓ｏ３５ ｏ２１

我 ４２ ɑ４２ ２１

你 ｎ４２ ｎｕｏ４２ ｎｖ２１

虎 ｌ３５ ｌɑ３３ ｌɑ３３

龙 ｌ珓ｏ３５ ｌｕ３１ ｌｖ２１

表２２中，“鸭子”“鹅”属于拟声词，“我”“你”
“虎”“龙”藏缅语族共有关系词。其他藏缅语族语

言“我”“你”“虎”“龙”读音如表２３所示。

表２３　共有关系词

汉义 怒苏怒语 拉祜语 彝语（喜德）

我 ａ３３ ɑ３１ ɑ３３

你 ｕ５５ ｎ３１ ｎ３３

虎 ｌａ５５ ｌａ５５ｑｈɑ５３ｐ３３ ｌɑ５５

龙 ｌｉ３３ ｌ３３ ｌｕ３３

总之，那玛话与非汉语之间的关系词构成类型

种类较少。我们将那玛话与其他语言间的关系词做

了统计，关系词总数为１００６个。我们以关系词总
数为基数，计算了那玛话与不同语言间的关系词百

分比，如下表２４。

表２４　不同语言关系词百分比

关系词

类别

汉语

关系词

非汉语

关系词

傈僳语

关系词

纳西语

关系词

数量 ７３６ ２７０ １７６ ９４
百分比／％ ７３１６ ２６８４ １７５０ ９３４

从表２４可清楚地看出，那玛话与汉语间的
关系词远多于它与非汉语间的关系词。其中那

玛话与傈僳语、纳西语间的关系词还有一部分是

通过汉语的媒介作用构成的关系词。我们以非

汉语关系词的数量为基数，将傈僳语与纳西语中

关系词以汉语媒介的数量统计出来，得到以汉语

为媒介构成的关系词所占非汉语关系词的百分

比，绘制表格如下表２５。

表２５　汉语媒介关系词百分比

关系词类别
汉语媒介

关系词

汉语媒介纳西语

关系词

汉语媒介傈僳语

关系词

数量 ４１ １５ ２６
百分比／％ １５１９ ５５６ 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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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玛话与非汉语间的关系词占总关系词数量的
２６８４％，而从表２５可得知，非汉语关系词通过汉语
为媒介作用构成的关系词就占了１５１９％．那玛话
与傈僳话、纳西语之间的关系词除了两两间共同构

成的关系词外，还有因维西汉语方言的媒介作用，间

接构成的关系词。汉语不仅对白语产生了很大影

响，还对傈僳语、纳西语产生了影响。这些数据均体

现了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

维西县的那玛人历史上便与纳西族、汉族有着频

繁的接触，现在还与傈僳族长期杂居在一起。在这样

多语接触的背景下，那玛话与傈僳语、纳西语、汉语三

种语言存在大量的关系词，且绝大部分关系词来自汉

语。这与关系词的产生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三、那玛话与非汉语关系词产生背景

那玛话与非汉语间的关系词数量远少于那玛话

与汉语间的关系词数量。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与民

族历史、语言点民族构成以及语言使用情况有着密切

联系。

（一）那玛话、傈僳话关系词产生背景

那玛话与傈僳话关系词的产生背景与语言调查

点的民族历史、民族构成以及语言使用情况有着密

切联系。

１民族历史
汉族与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接触和融合关

系，促进了以汉语方言为媒介的那玛话、傈僳话关系

词的产生。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区的形成与发展，虽

然从局部区域看，移民有相对聚居的特点，但是从全

局看，汉族移民实际散处于云南各民族人民的汪洋

大海之中，呈现出在滇中、滇东、滇西和滇南等广大

地区与当地民族杂居共存的态势。［１２］维西县白族、

傈僳族、汉族相对聚居和多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为

民族交融奠定了地域基础，也为那玛话与傈僳话间

以汉语作为媒介的关系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那玛话与傈僳语间通过纳西语构建起来的关系

词与纳西族在该地的历史有着一定的关系。明代，

维登一带地方曾是丽江木氏土司的领地。清初，傈

僳族主要分布区是宁蒗、永胜、维西等地，他们与经

济文化较发达的纳西族杂居在一起。白族、傈僳族

与纳西族历史便存在接触，加之纳西土司的势力，这

些促进了以纳西语为中介的那玛话与傈僳话间关系

词的产生。

２民族人口构成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是以傈僳族为主的多民族聚

居区，是全国傈僳族人口比例最高、人口绝对数最大

的县。维西县维登乡箐头行政村其期组人口百分比

如下表２６所示。
表２６　民族人口百分比

民族 人数 百分比／％
白族 ８６ ７３５０
傈僳族 ２５ ２１３７
汉族 ６ ５１３
合计 １１７ １００

综上可知，那玛人杂居于以傈僳族为主的多

民族聚居区———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箐头行政

村其期组以白族为主，是白、傈僳族混居地，这为

那玛话与傈僳语间关系词的产生提供了语言

环境。

３语言使用情况
其期组的村民很多都是汉语方言与那玛话抑或

是汉语方言与傈僳语的双语人，其中还存在部分会

说那玛话、傈僳话以及汉语方言的多语人。不同语

言使用百分比如下表２７所示。

表２７　语言使用情况百分比

使用情况
　　　　那玛话　　　　 　　　　傈僳语　　　　 　　　　汉语方言　　　　 　　　　普通话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熟练 ７０ ５９３２ ２７ ２２８８ １１８ １００ １９ １６１０
略懂 ２５ ２１１９ ５９ ５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１ ２６２７
不会 ２３ １９４９ ３２ ２７１２ ０ ０００ ６８ ５７６２

　　从表２７可以看出，在其期自然村，会熟练说那
玛话的人数占绝大多数。其期村的村民很多都是汉

语方言与那玛话抑或是汉语方言与傈僳语的双语

人，其中还存在部分会说那玛话、傈僳话以及汉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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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多语人。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汉语方言在其期

村是通用的语言，而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如集市）人

们喜欢用傈僳语交流，但这种情况不影响那玛话的

使用。一般是在陌生人之间，为了便捷地传达信息，

抑或是双方语言不通、无法流畅交流的情况下，人们

使用汉语方言交流。如果是在亲朋好友或认识的人

之间，只说那玛话，而多语人使用语言则根据具体交

际场合的情况选择语言。那玛人与傈僳族长期生活

在一起，那玛人中的多语人对于傈僳语言的选用，促

进了那玛话与傈僳话间关系词的产生。

（二）那玛话与纳西语关系词产生背景

维西县维登乡整个乡境无纳西族，而那玛话与

纳西语间的却存在关系词，尽管数量不多。这些关

系词的产生与维西地区的民族历史有着密切联系。

１县内纳西族历史
维西县维登乡全部及中路乡一部分地方，历史

上曾经先后归丽江、兰坪管辖，是那玛人的先民居住

之所。［４］１６９明代丽江府辖通安、宝山、巨津、兰州（兰

坪）四洲和临西（维西）一县。在整个明代，丽江土

司木氏向明王朝中央输白金、助军饷、纳稻谷、劝人

民认纳粮差，从而不断巩固和发展其统治势力，甚至

明王朝中央也得依之为滇西北的展藩。丽江世袭的

土司木氏的统治势力在明代得到很大的发展。随着

木氏势力的发展，部分磨些迁徙到中甸、维西、德钦

（迪庆）、巴塘、里塘和贡山一带，建寨戍守。木氏土

司对于势力所及的地区，即“以内附上闻”，同时即

“收其赋税”。在《丽江木氏宦谱》的记载里，木氏辖

境内的力苏（傈僳）、峨昌（阿昌）以及西番（普米）

等族都曾受木氏的统治，他们对纳西族土司发生了

纳贡的关系。［１３］明代，维登一带地方曾是丽江木氏

土司的领地，那玛人也同当地其他民族一样受木氏

统治，缴纳贡赋。［４］１７０《维西见闻纪》称：“那马、本民

家，即白人也，浪沧、弓笼皆有之。地界兰州，民家流

入，已莫能考其时代，亦多不能记其姓氏。么些谓之

‘那马’，遂以‘那马’名之……受制于么些头人、土

官。”自清初改土归流以来，大量的民族融合，即纳

西族融合于其他民族，或其他民族融合于纳西族，

变动很大。据１９５４年调查，在丽江地区纳西族居
民有１５０３１８人，分布在丽江、中甸、维西、宁蒗、永
胜、剑川、德钦、福贡、贡山等县，又分布在盐源、盐

边、木里等地，共１６万人。［１４］由此可见，那玛人在
历史上便与纳西族接触融合。纳西族木氏土司对

于那玛人政治上的强烈统治势力必然渗透到那玛

人的语言中，这些促使了那玛话中出现了部分纳

西语关系词。

２汉族土司制度
那玛话语与纳西语间的关系词一部分通过汉语

方言的媒介作用产生而来，这部分关系词与汉族在

维西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有关。施行土司制度的初

期，由于与王朝和内地联系的加强，汉族先进经济文

化的影响，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曾经起过

有益的作用。［１５］纳西族、白族在土司制度下一起受

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语言受到文化的影响后，这样纳

西语和那玛话便出现了以汉语为媒介产生的关系

词。但不久，随着土司统治的强化，各级土官为了保

持其半割据的政治地位，往往有意抵制汉文化影响，

提倡保留落后习俗。［１５］这些进一步解释了那玛话纳

西语间关系词数量较少的原因。总的来看，改土归

流“在客观方面，取消了土司的野蛮残酷统治，打破

了土司领地的疆界隔绝，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增多，

促进了各族特别是与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交流”，

促进了那玛话纳西语间以汉语为中介的关系词的

产生。

维西县处于多民族杂居地区，维登乡的白族虽

与傈僳族杂居生活，且在历史上他们还与汉族、纳西

族有过接触融合。但调查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

那玛话与傈僳话之间的关系词较之那玛话与汉语间

的关系词数量较少。笔者语言调查点的汉族村民极

少，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那玛话中的关系词依旧大

量来自汉语方言，且那玛话与非汉语间的关系词很

多是通过汉语方言的媒介作用建立构成。综上可

知，这些源于白族与汉族源远流长的关系，历史上白

族与汉族的接触自古至今从未间断。在语言的接触

中，一般是强势语言影响弱势语言。有史以来的几

千年里，汉语一直是我国境内的强势语言，即便是汉

族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元、清两个朝代，汉语也还是强

势语言。［１６］尤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不管

是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是精神生活水平都有了极

大提高的背景下，汉语依旧处于强势地位。语言还

反映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特征。物质生活对每一个

民族都是最基本、最经常的活动内容。当人们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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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着同一的经济生活，接触的是相同的客观事物，就

必然要在语言里留下某些特点。另一方面，共同的

经济生活也得靠共同的语言来联系，没有共同的语

言，就不能使共同的经济生活得到协调。［１７］这些都

是那玛话与纳西语、傈僳语间以汉语为媒介关系词

较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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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最早开埠的营口，就成了殖民资本打压民族资

本的较力场。“九一八”事变后，政治的天平严重倾

斜，营口的民族工商业也就免不了覆灭的结局，而日

本殖民经济在其穷兵黩武下，也必然走向没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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